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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以偃師水泉石窟和北響堂
“

高洋三窟
”

爲例

喻 静

提 要
：
輪王治 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 悲 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 相互 结合 ， 其在 中 土

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 了 另 一種政權合法性 來源 ３ 自 後趙始 ，轉輪聖王治國 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 同
，

成爲 胡 族政權實現
“

君 臨諸夏
”

的意識形態 工具
；

自 北凉始 ，

石窟 成爲輪王治 國 思想最好的表法

載體 。 水泉石窟主尊的
“

兩佛并立
”

模式和胡 靈 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 關聯 ，
北響 堂

“

高 陽三窟
”

的輪王 坐姿正是 大乘佛教慈 悲思想的表法符號 ，
也和北 齊文宣帝的佛教治 國方案密切相關 。 遵循

“

從

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
”

的思想史研究路徑 ， 本 文試 圖 回答這樣一個 問題 ： 如果大小 乘佛經

是 同 時傳譯的 ，
大乘思想如何在 中 國 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 ， 最終成爲 中 國 文化的要素 ， 參與

建構和定義 了 中 國文化 。

關鍵詞 ： 轉輪聖 王 慈 悲 夷夏之辨 兩佛并立 輪王坐

＿ 前言 ： 慈悲征服中 國

作爲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重大事件 ， 佛敎肇始於

印度 ， 東傳至中國 。 在印度 ， 佛敎敎義主要靠 口耳

相傳 ， 幷沒有書面的文本存在 。

“

釋迦牟尼在公元

前 ５２ ８ 年涅槃 ， 公元前 １ ５０ 年前後 ， 佛經在犍陀羅

地區的貴霜帝國被制作出來 。

”“

新近發現的犍陀

羅語佛敎文本和銘文 ， 以及學者有關佛典起源和語

言傳承的硏究都顯示
”

， 犍陀羅地區是世界上最早

出現和使用文本佛經的地區 ， 最早傳入中國的佛敎

文本 ， 主要是犍陀羅語 。

１

由於口頭傳播傳統的存

在 ， 佛敎何時以何種形式進入中國幷沒有定論 ， 可

以確定的是中國從公元 １ ５０年左右開始翻譯佛經 。

以佛經漢譯爲契機 ， 佛敎開始了觀念 、 禮俗 、 制度 、

文化 、 傳播等方面的中國化歷程 。

中土典籍中有記載的最早的譯經家 ， 是來 自安

息國的安世高和來 自 月氏國的支婁迦讖
，
這兩個國

家都屬於犍陀羅地區 。 安世高譯經 ， 如 《安般守意

經 》 、 《人本欲生經 》 等 ，
主要是小乘禪經 ； 支婁

迦讖譯經 ， 以 《道行般若經 》 標志 ， 主要是大乘般

若類經典。 《道行般若經 》 是中土知識階層探赜般

若理論的入門 ，

“

由這部經的譯出便有了趨入大乘

的途徑
”

。

２ 大小乘雖同時弘傳 ， 然安世高及其學

派開創的
“

禪數學
”

主要流傳於僧團 內部 ， 小乘
一

直未能和中土文化傳統相應。 在中國本有思想文化

的土壤裏落土生根 ， 自成
一體 ， 參與構造中國文化

基本景觀和內在精神的 ，
是大乘佛敎 。

“

儒釋道
”

三家被視爲中國傳統文化三大支柱 ， 其中的
“

釋
”

，

特指以漢譯佛經爲載體的 、
以大乘佛敎爲主體的 、

以中國本有文化傳統爲土壤的 、 在中國歷史時空中

１ 孫英剛 、 何平 ： 《犍陀羅文明史 》 ， 三聯書店 ２０ １ ８ 年 ２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１４７ 頁 。

２ 呂澂 ： 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》 ， 中華書局 １ ９７９年 ８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２ ８９頁 ３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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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契機表法和方便弘傳的中國大乘佛敎 。

中國人認識大乘佛敎是從般若類經典開始的 ，

“

大乘
， ’

一

名 ， 梵文音譯
“

摩漸＇ 最早即出現於 《道

行般若經 》 。

３“

般若
”

 ’ 梵名
“

Ｐｒａ
ｊ
ｎａ

”

的音譯 ’
意

譯爲
“

智慧＇ 按照玄奘法師
“

五不翻
”

原則
，

“

般若
”

是 漢語語境中的
“

智慧
”

更高明的智慧 ，是
“

解脫的
”

智慧 ，
不如直接以音譯示人 ，

以免世人望文生義 ，

作顚倒想 。

“

般若
”

無疑是
“

佛敎
”

作爲
“

佛之所敎
”

的核心 ， 佛佛無異 。 佛陀敎法 ，
可用

“

般若
”

貫穿

所有大小乘經典。 如何讓
“

般若
”

這種全新的觀念

在中國本有文化傳統中找到恰當位置 ，
正散士行 、

釋道安 、

“

六家七宗
”

所關懷的 ； 最早傳播佛敎的

僧人和士大夫 ， 或用
“

格義
”

法托命儒家的
“

仁
”

“

孝
”

、

寄身道家的
“

空
”“

無
”

， 或如愍度道人
“

另立新

說
”

’
上下求索 ， 種種努力 ， 皆因中國人對佛敎

“

心

有戚戚焉
”

’ 試圖爲佛敎在中國本有文化中先找到

立足之地
，
再行妥帖安頓之事 。

《大智度論 》 之 《 釋摩詞衍品 》 提到 ， 以般若

波羅蜜統攝
“

摩訶衍
”

， 《智論 》曰其乃
“

菩薩所行
”

、

成佛之道。

４

大乘別於小乘所在 ， 或可托命
“

菩薩
”

一

詞 。

“

菩薩
”

即
“

菩提薩埵
”

， 意譯
“

覺有情
”

。

“

覺
”

乃
“

自覺覺他
”

，

“

自覺
”

爲了
“

覺他
”

，

“

自

覺
”

方能
“

覺他
”

， 有
“

覺他
”

之大願 ，
方能實現

“

自

覺
”

之大心——最終 ’ 覺他即 自覺 ， 菩薩道行人在

利他信念中 ， 完成了生命的超越。

有以爲大乘 自以 爲大 ，
遂彈斥小乘名之爲

“

小
”

。 大乘以爲小乘惟求 自利 ，
以

“

灰身滅智
”

證
“

無餘涅槃
”

爲動力 ， 修學的 目標是
“

我生已盡 ，

梵行已立 ， 所作已作 ， 不受後有
”５

的阿羅漢位 ，

小乘求
“

自覺 自利
”

， 大乘求
“

自覺覺他 、 自利利

他
”

’
“

自覺
”

強調個體證悟解脫之
“

智
”

，

“

覺

他
”

強調濟拔他者之
“

悲
”

。 大乘精神遂落實在
“

悲

智雙運
”

。

“

悲智雙運
”

的
“

悲
”

，
是

“

慈悲
”

的縮略 。

佛經傳譯之前 ， 漢語 中只有獨立成義的
“

慈
”

或
“

悲
”

，

“

慈悲
”

作爲漢語雙音詞 ， 其誕生恰好仗

佛經傳譯之緣 ，
且

“

慈悲
”
一詞的始作俑者 ， 恰好

是最早翻譯大乘經典的支婁迦讖 。 支譯 《般舟三昧

經 》 中有
“

常立布施及戒忍 ， 精進
一

心智慧事 。 具

足六度攝
一切

， 慈悲喜護四等心 ， 善權方便濟衆生 ，

如是行者得三昧
”６

、

“

敎語令棄衆惡 ，
視一切悉

平等所致 、 常有大慈大悲所致
”７

的例子 ，

“

慈悲
”

和
“

大慈大悲
”

都已 出現 。 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

《修行本起經 》 ， 有三處使用了
“

慈悲
”

， 如
“

能

仁菩薩 ， 承事錠光 ，至於泥洹 。奉戒淸淨 ，守護正法 ，

慈悲喜護 ，
惠施仁愛 ， 利人等利 ，

救濟不倦 ，
壽終

上生兜術天上 ；

”８“

兜術天
”

是慈氏 （ 彌勒 ） 菩

薩所在 。 另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 《 中本起經 》 中有
“

四恩慈悲 ， 廣飾衆生
＿ ＿

９
一例 ，

“

四恩
”

即三寶恩 、

國王恩 、 父母恩和衆生恩 。 這三種經都是東漢譯經 ，

無法考其先後 。 把
“

大乘
”
一

詞引入中土的也是支

讖 ， 而 目前可以確定由安世高傳譯過來的最早的小

乘經 ， 幷沒有
“

慈悲
”

或
“

大慈大悲
”

的例子。 可

以推斷 ，

“

慈悲
”

是隨着大乘經典的傳譯而誕生的 ，

“

慈悲
”

和
“

大乘
”

， 當同處
一

個思想系統之中 。

値得關注的是
“

四恩慈悲 ， 廣飾衆生
”
一

句 ，

“

慈

悲
”

作爲修飾語 ， 開顯
“

四恩
”
——

“

天地君親師
”

，

衆生恩 、 國王恩 、 父母恩和師長恩的特徵 。 其中 ，

“

國王恩
” “

父母恩
”

可以直接對應
“

忠
” “

孝
”

，

與中土固有文化心理和倫理訴求若合符契 。

“

慈悲
”

作爲搭載譯經應運而生的漢語新詞 、

作爲大乘佛學重要範疇 ，
也作爲大乘精神的寄托 ，

需要從理論上做出定義 、 闡述和分疏 ， 以指導大乘

修行實踐 。 這一理論工作藉由鳩摩羅什翻譯龍樹菩

薩所造之論 《大智度論 》 而得以完成 。

《大智度論 》 是大乘佛敎百科全書 ， 龍樹菩薩

定義了何謂
“

慈悲
”

：

“

大慈與
一

切衆生樂 ，
大悲

拔
一

切衆生苦 ； 大慈以喜樂因緣與衆生 ，
大悲以離

３ ［
東漢

］
支婁迦讖譯 ： 《道行般若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８冊 ， 第 ４２７ 頁 。

４ 龍樹造 、
［後秦 ］ 鳩摩羅什譯 ： 《大智度論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２５ 冊 ， 第 ３ ９３ 頁 ＝

５ ［後秦 ］ 佛陀耶捨共竺佛念譯 ： 《長阿含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１ 冊 ， 第 丨２ 頁 ：

６［東漢 ］
支婁迦讖譯 ： 《般舟三昧經 》 ， 《大正藏》 第 １ ３冊 ， 第 ９ １ ５ 頁 ：

７ ［東漢 ］
支婁迦讖譯 ： 《般舟三昧經 》 ， 《大正藏》 第 １ ３ 冊 ， 第 ８９ ８頁 ＝

８ ［東漢 ］
竺大力共康孟詳譯 ： 《修行本起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３ 冊 ， 第 ４６２ 頁 。

９ ［東漢 ］ 曇果共康孟詳譯 ： 《 中本起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４ 冊 ， 第 １ ５４ 頁 。

２５ ７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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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因緣與衆生 。

”
１ （ １

慈悲心從禪定觀想中得 。 觀想

時心所攀援的對象 ，
也就是慈悲所要利益的他者 ，

分衆生緣 、 法緣和無緣三種 ， 以衆生爲因緣 、 爲利

益衆生而成就的慈悲心 ， 是
“

小慈小悲
”

； 小慈小

悲還是凡夫境界 。 以
“

畢竟空
”

爲因緣 ，
是

“

大慈

大悲
”

。

“

凡夫人衆生緣 ； 聲聞 、 辟支佛及菩薩 ，

初衆生緣 ， 後法緣 ； 諸佛善修行畢竟空 ， 故名爲無

緣 ， 是故慈悲亦名佛眼 。

” １ １

大慈大悲就是佛的慈

悲 。 而在凡夫之小慈小悲和佛之大慈大悲之間 ，
尙

有小乘的聲聞緣覺位和大乘的菩薩位 。 聲聞緣覺與

菩薩和凡夫之別在於前者已證悟出世間空 ， 後者尙

囿於世間法 ； 與佛的區別在於證得的空性尙非
“

畢

竟空
＂

。 這是從般若的角度考量慈悲心的大小 。 而

從慈悲的角度考量般若心的大小 ， 就是
“

六波羅蜜

多
”

即
“

六度
”

。

“

波羅蜜多
”

意譯
“

到彼岸
”

， 也就是出世間

的智慧 。 布施 、 持戒 、 忍辱 、 精進 、 禪定 、 智慧六度 ，

首先是六種利他行爲 。 以布施度爲例 ， 布施度亦即
“

檀波羅蜜
”

， 和
“

布施
”

亦即世間法中的利他行

爲 ， 差異就在於檀波羅蜜是
一

種需要出世間的智慧

支持的利他行爲 。

“

六度
”

中任何
一

度亦復如是 。

這使得六度共享
一個核心特徵 ： 三輪體空 ， 即證悟

“

施者
” “

受者
”“

所施之物
”

之體性皆爲空 。

“

六

度
”

的實現是座上深觀 （ 止觀 ） 和座下廣行 （ 萬行 ）

相互配合輾轉增上的過程 ， 即
“

智悲雙運
”

。 這
一

過程臻於完善 ， 乃至佛境 。

“

悲智雙運
”

作爲大乘精神 ， 若表達爲
“

悲般

（ 般若 ） 雙運
”

應該更準確 ，

“

智慧
”

不是借助佛

經傳譯的因緣才有的漢語新詞 ， 其被定格於大乘佛

敎
， 屬於廣義上的把佛敎義理托命於中土原有文化

的
“

格義
”

策略 。 而
“

慈悲
”

恰好是 。 不叫
“

悲般 （ 般

若
）雙運

”

而叫
“

悲智雙運
”

， 本身就是
一

種
“

博施
”

和
“

接濟
”

的慈悲 。

“

慈悲
”一詞

，
應大乘佛經傳

譯之運而生 ，
大乘佛敎的慈悲精神 ，

注定要擔當起

外來的佛敎和中土本有文化傳統對話 、 調適 、 融通

的使命 。佛的智慧是
“

慈悲的般若
”

，佛的慈悲是
“

般

若的慈悲
”

〇 荷蘭漢學家許理和以
“

佛敎征服中國
”

形容
“

佛敎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
＂

｜ ２

， 剝

開
“

佛敎征服中國
”

的表皮 ， 我們看到在中國文化

時空中 、 在觀念 、 禮俗 、
制度 、 文化 、 傳播等

“

分

而說之
”

中 ，
關於這

一

過程的更本質的描述 ， 當是
“

慈悲征服中國
”

。

二 轉輪聖王思想與大乘菩薩道修行實踐

轉輪聖王治國思想 ， 作爲
一

種意識形態 ， 肇始

於貴霜帝國 ， 亦即大乘佛經的產生之地犍陀羅地

區 。 公元
一

世紀是貴霜帝國建國和鞏固階段 ， 大乘

佛敎成爲貴霜帝國主流意識形態 ，

“

與原始佛敎相

比 ， 在鑛時》起的佛敎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政

治理念 。

”

佛敎獲得發展良機 ’
“

大剩雑開始興起 ，

佛像出現 ， 阿彌陀信仰 ， 淨土齡 、 彌革施仰等諸多

佛敎以前幷不具備的元素開始出現
”

’

ｕ“

佛敎在這

裏實現了飛躍 ， 從
一個局限於印度的地方性宗敎 ，

發展成
一

個世界性的宗敎……佛敎在貴霜臣民的

供養下 ， 在佛敎高僧的推動下 ，
發生了根本性的變

化 ， 爲進入中國奠定了基礎。

”
１ ４

前文已述及 ， 來 自貴霜地區月 氏國的佛敎高

僧支婁迦讖最早傳譯了大乘經典 ， 最早使用
“

大

乘
” “

慈悲
”

等語詞 。 支譯中存世幷相對得到確認

的 《 道行般若經 》 、 《 般舟三昧經 》 、 《 俺 眞陀

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》 ＇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》 ，

都是大乘般若類經典 ，
也是佛或者佛的代言人以轉

輪聖王爲契機而展開說法的經 。 經中會鋪陳轉輪聖

王的功德 、 事迹 ， 當轉輪聖王就治理國家事宜提問

時
， 佛 、 菩薩或王公大臣長者會趁機進言 ，

闡述如

何做
一個合格的轉輪聖王 、 如何建構轉輪聖王意識

形態 、 如何用佛法敎化人民 、 如何建立人間佛國 ３

可以說 ， 轉輪聖王思想和般若思想 ， 都是最早進入

中國文化的佛敎思想 。

１ ０ 龍樹造 、
［後秦 ］ 鳩摩羅什譯 ： 《大智度論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２ ５ 冊 ， 第 ２５６頁 。

１ １ＳＩ樹造 、

［
後秦 ］ 鳩摩羅什譯 ： 《大智度論 》 ， 《大正藏》 第 ２５ 冊 ， 第 ３ ５０頁 。

１ ２［荷 ］許理和著 、 李四龍 、 裴勇等譯 ： 《佛敎征服中國
一

佛敎在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 》 ， 江蘇人民出版社 ，

２ ００５年 ８ 月第 １ 版 。

１ ３ 《 犍陀羅文明史 》 ， 第 ７ 頁 。

１ ４ 《犍陀羅文明史 》 ， 第 １ ３６頁

２５ ８



轉輪王 ， 梵文音譯
“

研迦羅伐辣底曷羅闇
”

或
“

遮迦越羅
”

， 釋爲
“

由輪旋轉 ，
應導威伏

一切
，

名轉輪王
”

。

ｂ

中國文化中對
“

王
”

的定義 ， 最直

截了當莫過於戰國時范雎游說秦昭王曰 ：

“

夫擅國

之謂王 ， 能利害之謂王 ， 制殺生之謂王 。

”Ｗ

意思

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國家最高統治者 。

“

法輪
”

作爲

佛法常駐不滅的隱喩 、

“

轉法輪
”

作爲佛說法的隱

喩 ， 修飾作爲世俗政權最高統治者稱謂的
“

王
”

，

這
一

構詞方式本身 ， 即暗含了
“

王即如來 、 如來即

王
”

的原則 ， 這條原則爲東傳後佛敎如何處理和中

央政權的關係埋下伏筆 。

關於轉輪王的基本定義可見 《長阿含經 》 卷六

《 轉輪聖王修行經 》 ：

“

乃往過去久遠世時 ， 有王

名堅固念 ， 剎利水澆頭種 ， 爲轉輪聖王 ，
領四天下

：

時 ， 王 自在以法治化 ， 人中殊特 ，
七寶具足 ：

一

者

金輪寶 ，
二者 白象寶 ，

三者紺馬寶 ，
四者神珠寶 ，

五者玉女寶 ，
六者居士寶 ，

七者主兵寶 。 千子具足 ，

勇健雄猛 ， 能伏怨敵 ， 不用兵杖 ， 自然太平 。

”

（ 《長

阿含經 》 ， 《 大正藏 》 第 １ 冊
， 第 ３ ９ 頁 ） 《修行

本起經 》 對這七寶有詳細描述 。 這些輪寶象徵轉輪

聖王的合法性 ， 有如中國歷史中的
“

命符
”

或
“

祥

瑞
”

，
必須

“

具足
”

才能令轉輪聖王出世 ； 或者 ，

反過來說 ，
這七寶是轉輪聖王功德的應化 ，

功德具

足
，
七寶顯現 ， 因緣具足 ， 轉輪聖王出世。

除了七寶外 ， 轉輪王還因功德而具備四種德

性 ： 大富 、 相好 、 無疾病 、 壽命長 。 就
“

相好
”

而言 ，

佛有三十二相 、 八十種好 ， 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

相 ， 如法護譯 《施設論 》 卷
一

：

“

如轉輪聖王妙色

端嚴 ， 具三十二大丈夫相 ，

一

切人衆傾渴瞻仰者 ，

應知即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， 三十二相淸淨圓滿

一切衆生 ， 瞻仰無厭。

” １ ７

佛的相好莊嚴是累劫修

行所得 ， 轉輪聖王和佛不
一

不二 。 但 《大智度論 》

中明確指出 ：

“

菩薩相者 ， 有七事勝轉輪聖王相 。

菩薩相者 ：

一

、 淨好
；

二
、 分明

；

三
、 不失處

；

四
、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參照經文 ， 分別是 ？

？ 不淨 、 不分明 、 有漏 、 有缺 ＇

淺入 、 隨世間 、 隨近事 。 總之 ， 轉輪聖王是世間的王 ，

和佛相比 ， 隨時空因緣 ， 有種種不足 。

那麼 ， 轉輪聖王與佛之間的種種
“

同
”

和種種
“

異
”

，
又淵源何在 ？ 這就進入了大乘佛敎的菩薩

道修行理論 。

“

菩薩
”
一

詞可能最早出現在早期部

派佛敎時期 ’ 即佛陀涅槃以後 丨 ００年左右 ， 特指未

成正覺時的佛陀 。 但這幷不意味着佛陀時代沒有菩

薩理念 。 所有佛敎傳統都認爲 ， 無量劫前 ， 善慧童

子在燃纟登佛前發願成佛 ， 至最後
一生人間成佛 ， 經

歷了漫長的修學過程 ， 這
一過程就是菩薩道 。 釋迦

牟尼行菩薩道成佛或
“

佛菩薩
”

理念成爲大小乘佛

敎菩薩思想的共同源泉 。

小乘和大乘的區別在於 ， 小乘認爲最後生只有

一個佛 ， 大乘認爲有十方三世無數佛 。 發願的不同

也決定了聲聞和菩薩行果的差異 ， 前者
“

少事少業

少希望住
”

， 後者
“

多事多業多希望住
”

。 菩薩道

修行主要通過六度事業完成 ， 大乘行人發菩提心而

修行布施 、 持戒 、
忍辱 、 精進 、 禪定 、 智慧 ， 將在

一

世又
一

世輪回中獲得生命的不斷提升 ， 最後超越

輪回而臻佛境 。

佛於過去生行菩薩道的修行事迹即
“

本生譚
”

。

六度以布施爲第
一

度 ；

“

第
一

”

是含有價値考量的

排序 。

“

第二
”

忍辱波羅蜜 ， 通常是爲利益他人而

安忍於身體受損 、 生命被奪 ， 亦可視作無畏施 、 內

施 ， 其實也是布施波羅蜜。 所以 ， 大乘經中的本生

故事 ， 皆把布施 、 忍辱兩種波羅蜜行置於菩薩行中

及其重要的地位 ， 頌揚菩薩捨身的故事數量居多 、

品第居上 經中認爲 ， 最能體現佛菩薩慈悲精神的 ，

就是如
“

捨身伺虎
”

、

“

割肉貿韻
”

等 ， 爲了利他

事業 ， 不惜捨棄
“

國城妻子 、 頭目腦髓
”

， 犧牲自

己的生命 。

燃燈佛授記善慧童子將來成佛 ， 是所有佛敎傳

統公認的菩薩行的邏輯起點 。 鳩摩羅什譯 《大般若

波羅蜜多經 》 記載了這個故事 ：

“

我於往昔然燈佛

時 ， 衆華王都四衢道首 ， 見燃燈佛 ， 獻五蓮華 ， 布

髪掩泥 ， 聞上妙法 ， 以無所得爲方便故 ， 便得不離

具足
；

五 、 深入 ；
六 、 隨智慧行 ， 不隨世間 ；

七 、

隨遠離 。 轉輪聖王相不爾 。

” １ ８

換一種說法 ， 轉輪

聖王的相好 ， 有七個方面是不如佛的 。 這七個方面 ，

１ ５ ［
劉宋

］
法雲編 ： 《 翻譯名義集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４ 卷 ， 第 １ ０９４ 頁＿

１ ６ ［
漢

］
司馬遷 ： 《史記 》 ， 《 范雎蔡澤列傳 》 ， 中華書局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２９２ ６頁

１ ７ ［ 西晉 】
法護等譯 ： 《施設論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２６ 冊 ， 第 ５ １ ６ 頁 。

１ ８ 《大智度論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２５ 冊 ， 第 ９ １ 頁 。

２５９



《中國文化 》 第五十期

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 ，
不離內空乃至無

性自性空 ，
不離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 ，

不離四靜慮 、

四無量 、 四無色定 ， 不離一切三摩地門 、

一切陀羅

尼門 ， 不離佛十力 、
四無所畏 、 四無礙解 、 大慈 、

大悲 、 大喜 、 大捨 、 十八佛不共法 ， 不離諸餘無量

無數無邊佛法 。 時 ， 燃 ＇燈佛即便授我無上正等大菩

提記 ， 作是言 ：

‘

善男子 ！ 汝於來世過無數劫 ，
即

於此界賢劫之中 ， 當得作佛 ， 號釋迦牟尼如來 、 應 、

正等覺 ， 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度無量衆 。

’” １

９

龍樹

在 《大智度論 》 中引 《持心經 》 ， 說得更爲明確 ：

“

我見錠光佛時 ， 得諸法無生忍 ， 初具足六波羅蜜 ；

自爾之前 ， 都無布施 、 持戒等 。

”２ °

也就是說 ， 佛

走上成佛之路 ， 開始菩薩行的慈悲事業 ， 標志性事

件是
“

燃燈佛授記
”

， 授記之前 ， 沒有布施持戒等

六種波羅蜜多 ； 授記之後 ， 經種種道路 ， 成就
“

大

慈 、 大悲 、 大喜 、 大捨 、 十八不共法
”

等佛果 。

需要強調的是
“

見燃燈佛 ， 獻五蓮華 ， 布髪掩

泥
”

。 這個故事在 《太子瑞應經 》 中有更詳細的記載 。

釋迦文佛得定光佛授記後 ，
正要稽首佛足 ， 看到地

上潮濕 ３ 菩薩立即脫下皮衣想把泥水蓋住 。 但皮衣

太小 ， 不足以蓋全 。菩薩
“

乃解髪布地 ， 令佛蹈而過＇
２ １

定光佛再
一次預言菩薩將勇猛精進度化衆生。

“

五

蓮花
”

、

“

布髪掩泥
”

非常具有可視性 ， 成爲犍陀

羅佛敎藝術的重要表現題材 ’ 幷東傳至中國。

《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》 卷第六 ， 嚴熾王問大

薩遮尼乾子 ：

“

大師 ！ 誰能護此
一切衆生？ 誰能護

持此器世間 ？

”

依照下面的經文可知 ， 這個問題其

實就是問 ： 誰是轉輪聖王 ？ 誰能成爲轉輪聖王 ？ 大

薩遮尼乾子說 ：

“

皆是衆生 自業果報 ， 及王國主力

能護持 。

”２ ２

衆生以各自業力而成爲某
一國土的衆

生 ， 善根滿足 ， 不起諸惡 ， 世間未立王法 。 國王因

自身業力果報 ， 而有維護諸善衆生和國土安樂的能

力 ， 遂成爲轉輪王 。 ￥專輪王是具有
“

輪寶
”

等八種

寶物和多種神通 ， 弘揚護持佛法 ， 借助佛力治世的

人間帝王 。 然而轉輪聖王這些非凡的神力又是如何

修得的呢？ 轉輪聖王和佛的關係當作何解？

轉輪聖王和佛的關聯正係於
“

布髪掩泥
”

故事

中 。 《太子瑞應經 》 載 ，
定光佛從菩薩頭髪上走過

後 ， 又說 ： 菩薩
“

奉戒護法 ， 壽終即生第
一

天上
，

爲四天王 。 畢天之壽 ，
下生人間 ， 作轉輪聖王飛行

皇帝
——

ｔ：寶 自至 ，

一

、
金輪寶 ，

二
、 神珠寶 ， 三 、

糸甘馬寶朱髦鬣 ，
四

、 白象寶朱髦尾 ，
五 、

玉女寶 ，

六 、 賢鑒寶 ，
七

、 聖導寶
——八萬四千歲 ，

壽終即

上生第二忉利天上 ， 爲天帝釋 。 壽盡又升第七梵天 ，

爲梵天王 。 如是上作天帝 ， 下爲聖主
， 各三十六反 ，

周而復始 。 及其變化 ， 隨時而現 ， 或爲聖帝 ， 或作

儒林之宗 ， 國師道士 ， 在所現化 ， 不可稱記 。

”２ ３

而我們知道 ， 釋迦牟尼佛這
一

世成佛之前 ，
正是生

在轉輪王之家的太子 。 太子
“

四門出行
”

而悟
“

生

老病死
”

苦 、 太子樹下觀耕 、 樹下思惟而悟
“

六道

輪回
”

苦 ， 太子逾牆出城 、 出家修道 ， 太子苦行而

未得覺悟 ， 太子於菩提樹下入深禪定 ， 獲三明六通 ，

太子降魔 ， 最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成佛 。 佛住世

八十年 ， 說法四十五年 ， 第
一次說法是在鹿野苑 ，

說
“

苦集滅道
”

四聖諦 。 這意味着 ，

“

布髪掩泥
”

故事中的預言 ， 因爲轉輪聖王出家修道成佛而成爲

事實 。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》 蘊含豐富的轉輪聖

王思想
， 經中如是說 ：

“

彼釋種子沙門瞿曇 ， 若不

捨家出家爲道者 ， 當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 ， 當行法

行而爲法王 。

”

——釋迦牟尼如果不出家 ， 他這
一

世將是轉輪聖王 ；

“

而彼王子沙門瞿曇不樂如是世

間之樂 ， 捨家出家 ，
勇猛精進……

”

，

２ ４

終於在菩

提樹下覺悟成佛 。

換句話說 ， 在過去生中 ， 轉輪聖王就是成佛路

上的菩薩 ， 轉輪聖王積累的成佛功德 ，
就是菩薩身

的佛積累的功德 。 關鍵之處在於 ’ 當菩薩行菩薩道

慈悲行 ， 積累了種種功德 ， 轉生轉輪聖王之家時 ，

作爲太子 ，
可以選擇繼承王位而成爲新

一

代轉輪聖

王
， 也可以選擇出家修道 ， 最後成佛 。 轉輪聖王是

佛沒有選擇的可能性 ， 或者說 ， 轉輪聖王是佛在人

１
９［ 唐

］
玄奘譯 ： 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７ 冊 ， 第 １ ４６頁 ３

２０ 《大智度論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２５ 冊 ， 第 ２７５ 頁 。

２ １［
吳

］
支謙譯 ： 《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３ 冊 ， 第 ４７２ 頁 。

２２［ 北魏 ］ 菩提流支譯 ：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９ 冊 ， 第 ３２９頁 ３

２３［ 吳 ］
支謙譯 ： 《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３ 冊 ， 第 ４７２ 頁 。

２４［ 唐 ］ 道宣 ：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０冊 ？ 第 ３４２頁 」

２６０



世間的映像 ， 佛以轉輪聖王示現 ， 在人間建立佛國

淨土 。 佛經中的這條綫索 ， 又埋下了政敎關係中從
“
一

佛
一

轉輪聖王
”

到
“

￥專輪聖王即佛
”

的伏筆 。

在支讖譯 《道行般若經 》 、 《沌眞陀羅所問如

來三昧經 》 中 ， 轉輪聖王譯作
“

遮迦越羅
”

。 《道

行般若經 》 強調了
“

布施
”

的重要性 ：

“

是爲菩薩

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敎授衆生 ， 自行布施 ，
勸助人令

布施 ，
見人布施贊嘆代其歡喜 。 菩薩作如是施者 ，

得生四大姓家 ， 得爲遮迦越羅 ， 便以四事攝取衆生 ：

一

者惠施 ，

二者仁愛 ，

三者利人 ，

四者同義 。 是爲

四事 。

” ２５

據古正美 、 康樂等硏究 ， 貴霜帝國佛敎

意識形態的模式 ， 就是
“
一

佛
一

轉輪聖王
”

的
“

護

法
”

模式 ： 轉輪聖王負責財施 ， 佛負責法施 。 《彌

勒下生經 》 就是貴霜王朝爲
“

護法模式
”

而制造的
一

部大乘經典 。

２ ６

在 《彌勒下生經 》 中 ， 彌勒成佛

後向轉輪聖王孃怯及其人民說法 ，
王及人民負責供

養 ， 共同成就理想的佛國世界 。

所有記載轉輪聖王的佛敎文獻 ， 都要解決
一

個

關鍵問題 ： 轉輪聖王的身份如何獲得 ， 轉輪聖王的

神通如何維持 。 這是輪王治國意識形態得以成功建

構 、 轉輪聖王統治得以有效 、 人間佛國得以最終實

現的關鍵。 依據上述分析 ， 轉輪聖王得到過燃燈佛

授記 ， 實際是踐行菩薩道的菩薩。 作爲積累了和佛

等齊的功德的大乘菩薩 ， 轉輪聖王要和佛
一

樣傳播

大乘佛法 ，
要在治理國家的世間法中 ， 貫徹大乘慈

悲精神 ， 用慈悲法治理和敎化人民 。 《轉輪聖王修

行經 》 、 《修行本起經 》 、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》

強調執持戒律的重要性 ； 《彌勒下生經 》 強調轉

輪王不用刀槍而用 自身的道德垂範感化人民 ； 《道

行般若經 》 、 《沌眞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》 、 《 大

般若波羅蜜多經 》 、 《大智度論 》 用強調敎導人民

行
“

十善道
”

：

“

復有菩薩摩訶薩安住施戒波羅蜜

多 ， 作轉輪王成就七寶 ，
以法敎化不以非法 ， 安立

有情於十善道 ， 亦以財寶濟諸貧乏 。

” ２ ７

十善道即

十種不行之事 ： 不殺生 、 不偸盜 、
不淫欲 、 不妄言 、

不兩舌 、
不惡口

、
不綺語 、

不貪欲 、
不 Ｄ興志 、

不愚痴 。

其中第
一

條
“

不殺生
”

，
可以解釋佛敎傳入中國後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的許多政治現象 ， 如不止
一

位南北朝帝王何以受菩

薩戒 ，
某些殺人如麻 、 嗜殺如命的帝王 ， 何以要素

食 、 何以接連頒布禁止漁獵的詔令等 。

總而言之 ， 治國只是菩薩行大乘道的方便 ， 慈

悲才是大乘精神的關鍵。 輪王治國 ， 究其本質 ， 就

是用慈悲之道治理國家 。 建立輪王治國意識形態 ，

就是以慈悲爲舟楫 ，
踐行大乘菩薩道 。

三 佛教傳入對東漢以降政教關係的影響

從東漢末年三國紛爭 ， 經兩晉 、 十六國 、 南北

朝的分裂 ，
到隋重新統

一

中國 ，
這四百多年 ， 無疑

是大乘思想萌芽 、 發展幷落足東土的關鍵時期。 作

爲中國佛敎主體的大乘思想是如何於亂世中確立

的 ？ 旣然大小乘經典同時被翻譯成漢語 ， 中國人何

以獨擇大乘 ？ 大乘思想如何爲各個社會階層接納 ，

幷在政治 、 經濟 、 制度 、 倫理 、 文化 、 藝術 、 風俗

等民衆的 日常生活中呈現出來？ 這是
一

個龐大的

話題 。 約略而言 ’ 大乘佛敎的菩薩道成佛思想和轉

輪王思想爲帝王尤其少數民族政權所采納幷應用

於治國之術 ；
大乘佛敎般若思想開出了慈悲濟度思

想和菩薩道修行思想 ， 民衆敎化和 日常生活中的大

乘慈悲觀念 ， 落腳在素食 、 放生 、 孝慈 、 神通 、 報

應 、 齋戒 、
方術 、 祠祀等禮俗和文化習慣中 。 同時 ，

由於佛敎僧人的推動 ， 彌勒信仰 、 觀音信仰 、 法華

信仰 、 阿彌陀佛信仰和東西方淨土信仰等信仰形態

流行 ，
這些信仰形態通過造像 、 壁畫 、 說唱文學等

形式表達和傳播 ，
產生了

“

石窟
” “

變文
” “

變相
”

等中土未曾有的新藝術形式 。 如果把中土大乘意識

的生長過程比作
一

條河流 ，
那麼這條河流旣周行於

文獻 ，
也漫漶於文化事項和藝術遺存 。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是興起於貴霜的大乘佛敎思想在

國家治理領域的方便之用 ， 或者說 ，
治國之道

， 是

大乘思想的應有之義 。 這也許可以解釋有關佛敎最

早傳入中國的幾種說法都和漢代帝王有關 ： 漢明帝

夜夢金人而遣使求法 ； 楚王英
“

誦黃老之微言 ，
尙

浮屠之仁祀
”

，

２ ８

涉嫌逆反而被明帝黜廢乃至 自殺 ；

２ ５［東漢 ］
支婁迦讖譯 ： 《道行般若經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６ 冊 ， 第 １ ３４ 頁 。

２６ 古正美 ： 《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一中國中世紀佛敎治國意識形態硏究 》 ， 商周 出版社 ，
２ ００３ 年 ６ 月 第 １ 版 ，

第 ９３ 頁 。

２ ７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》 ， 《大正藏》 第 ７ 冊 ， 第 ２０ 頁 。

２６ １



《中國文化 》 第五十期

漢桓帝
“

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
”

，

Ｍ

在宮中同時祭

祀老子和佛陀 。 《唐前中國佛敎史論稿 》

一

書認爲 ，

“

漢末佛敎的傳入 ，
正是中 國思想史 、 宗敎史上 ，

從
‘

敬天
’

向
‘

崇道
’

轉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。

”

漢桓帝祭祀帝王師形象的老子 、 浮屠
，
目的是用他

們的
“

淸虛無爲之道
”

穩固 自己的統治 。 漢末天的

地位下降 ， 與大
一

統分崩離析有關 ，
也和佛敎帶來

關於
“

天
”

的新槪念有關 。 天只是六道中的
一

道 ，

幷無至高無上的地位 。 正是從
“

敬天
”

到
“

崇道
”

的轉變發生 ， 佛陀 、 老子代表的佛道敎 ， 有機會和

儒敎
一

起成爲帝王師 ， ￥＿佐帝王實行敎化 。

３ °

古正

美認、爲 ， 正是由於漢桓帝想從佛敎思想中汲取資源

以建立
一

套佛敎意識形態 ’ 安世高僧團才得以譯出

最早的
一批佛經。

一般以爲安世高譯的是小乘經典 ，

事實上 ， 小乘禪經正是了解大乘的基礎 ， 安世高譯

的是大小乘共法 。

３ ，

關於佛敎和政治的關係 ， 東晉廬山僧團領袖釋

道安有
一

句名言 ：

“

今遭凶年 ，
不依國主 ， 則法事

難立 。

” ３２

這是站在僧團的視角 。 從帝王的角度 ，

因最早傳入中國的是大乘佛敎思想 ，
大乘佛敎思想

中 ， 本來就有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 ， 很容易被帝王

利用 。 大乘佛敎借助國家力量扎根和風行 ， 恰恰是

貴霜傳統在中國的延續 。

然而
， 佛敎被帝王采納以敎化輔政 ， 甚或作爲

主流意識形態的信仰依據 ， 都將遇到
一個嚴峻的壁

壘 ： 華夷之辨 。 內典和外典都有記載 ， 佛是
“

戎神
”

、

“

胡神
”

、

“

外國之神
”

， 從西域沿陸上絲綢之路

傳入的佛敎 ， 是
“

胡敎
”

。 祭祀是在南郊還是西郊 、

是否準許漢人出家 、 辭親出家是否大不孝 、
沙門不

拜國主是否不忠 、

“

道先佛後
”

還是
“

佛先道後
”

等等 ， 種種爭論 ， 都是以
“

華夷之辨
”

作爲坐標的 。

《 弘明集 》 和 《廣弘明集 》 中有大量記載 。 但
“

華

夷之辨
”

的本質是漢族統治集團以漢族爲中心固守

華夏文化正朔 、 防止政權的合法性不被外來文化攻

破 ， 是
一

種
“

攻防模式
”

。 十六國時期 ，

“

五胡亂

華＇以異族政權的視角 ，
則佛敎正好成全其

“

胡族
”

的宗敎和文化認同 ， 佛陀作爲
“

戎神
”

正好助其
“

君

臨諸夏
”

。

最著名的
一

段爭論發生在十六國時期的後趙 ，

中書著作郞王度 ， 作爲入仕羯胡政權的漢族士大

夫
， 向剛掌握王權的石虎奏議 ：

夫 王者 郊 祀 天地 ， 祭奉 百 神 ， 载 在祀 典 ， 禮

有 嘗 饗 。 佛 出 西 域 ， 外 國 之 神 ， 功 不 施 民 ，

非 天子諸華所應 祠 奉 。 往漢 明 感 夢初傳 其道 ，

唯聽 西域 人得立 寺都 邑 以奉 其神 ， 其 漢人 皆

不得 出 家 。 魏承漢制 ， 亦修 前軌 ， 今 大趙受 命
，

率 由 舊 章 。 華戎制 異 ， 人 神流别 ， 外 不 同 内
，

饗 祭殊禮 ，
荒 夏 服 祀 ， 不 宜 雜錯 。 國 家 可 斷

趙 人悉 不 聽詣 寺 燒香禮 拜 ， 以遵典禮 。 其 百

辟卿 士 ， 下逮 衆 隸 ， 例 皆 禁之 。 其有 犯者 ，

與淫祀 同 罪 。 其趙 人爲 沙 門 者 ， 還從 四 民之服 。

佛是外 國 之神 ，
非 天子諸華 所可 宜奉 。

３ ３

涉及國家祭典 、 舊制因襲 、 民間祭祀 、 服裝規制 、

內外之別等 ，

“

華戎
”

界限涇渭分明 。 其中特別値

得注意的是
“

大趙受命
”

和
“

天子諸華
”

兩句 ， 顯

然王典以爲 ，

ｇ卩便國主和國民不是漢人 ，
這個天下

依然是華夏的天下 ，
這個政權的血統依然是華夏無

疑 ， 外族人也是受天命的天子 ， 其政權的合法性和

漢
、
魏一樣來 自天命 。

這顯然完全不是石虎所樂聽 。 後趙的第
一

代皇

帝是石勒 ， 石勒以神僧佛圖澄爲國師 ， 短暫以
“

天

王
”

之名行皇帝事 ， 後稱帝 。 石勒死後 ， 其子石弘

即位 ， 很快被石虎所廢 。 石虎遷都鄴 ， 對佛圖澄禮

敬有加 。 石虎亦謀劃做
“

天王
”

而不是華夏傳統的
“

皇帝
”

。 王度的上書 ，
目的也是力阻天王制度的

實行 。 石虎如是回應 ：

朕生 自 邊壤
，
忝 當期 運

，
君臨 諸夏 。 至於饗祀

，

２ ８［梁 ］ 釋慧皎 ： 《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 〇冊 ， 第 ３４ ５ 頁。

２９［淸 ］ 陳夢雷編 ：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 ， 《 班續藏 》 第 ８８ 冊 ， 第 ４６３ 頁 。

３ ０ 張雪松 ： 《唐前中國佛敎史論稿 》 ， 中國財富出版社 ， ２ ０ １ ３ 年 ５ 月第 １
版 ， 第 ５８

－

６ １ 頁 。

３ １ 《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——中國中世紀佛敎治國意識形態硏究 》 ， 第 ５４頁。

３ ２ 《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０ 冊 ， 第 ３５ １ 頁 。

３ ３ 《 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〇 冊 ， 第 货 ３ 頁 。

２６２

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應兼 從 本俗 ， 怫 是 戎神
，
正所應奉 ： 夫 制 由 上

行
，
永世作 則

。 苟 事無 虧 ，
何拘前代 。 其 夷趙

百蠻 ， 有捨其 淫祀 ， 樂事佛者 ， 悉聽 爲道 １

３４

他 自稱
“

君臨華夏
”

， 而不是
“

天子諸華
”

， 更不

是
“

天子受命
”

。 佛敎也不是王度所謂
“

與淫祀同

罪
”

， 而是用以替代
“

淫祀
”

的國家宗敎 。 而且 ，

石勒幷不避諱自己來 自相對於
“

中國
”

的
“

邊地
”

，

理直氣壯地說 ， 邊地有邊地的禮俗 ，
也應該獲得尊

重和遵從 。 可以看出 ， 石虎也在刻意強調
“

華夷之

辨
”

， 不過是站在
“

夷本位
”

， 聲張
“

夷
”

的強勢

和主導地位 。

文獻記載 ， 石虎在佛圖澄的輔佐下 ， 以
“

九龍

灌頂
”

的儀式 ， 在鄴都登壇受天王位 。

“

九龍灌頂
”

是慶祝釋迦牟尼佛出生的儀式 ，
再現這

一

儀式 ，

意味着與佛同構的轉輪聖王的誕生 。 石虎不做
“

皇

帝
”

而做
“

天王
”

， 最大的意圖就是確立了其權力

合法性的來源
——不是來 自諸夏傳統的

“

天命
”

，

而是來 自累世行菩薩道所積累的
“

功德
”

。 轉輪聖

王不是上天選擇的 ，
是自身的善業導致的善報 。

石虎這一舉動意義重大 ， 在中國歷史上第
一次

顚覆了華夏傳統的
“

君權神授
”

這一至高無上的政

治原則 ， 第
一次以

“

夷
”

爲中心強調了
“

華夷之辨
”

，

第
一次爲非華夏傳統的政權開出新的道統和政統 ，

第
一次從國家高度建立佛敎意識形態 ， 佛敎傳入中

土後 ， 第
一

次有機會重現秉承於貴霜王朝的傳統 ，

實現轉輪聖王治國的大乘理想 。

據古正美硏究 ， 實行天王制的少數民族政權

還有呂光建立的
“

後涼
”

和姚萇建立的
“

後秦
”

，

這兩個政權都和鳩摩羅什的輔佐有關 。 佛圖澄和鳩

摩羅什都來 自龜兹 ， 古正美認爲 ，

“

天王制
”

傳統

來 自西域的龜兹國 。 天王傳統在中國延續了很長時

間 ， 隋文帝 、 唐高宗都有做
“

天皇
”

的記錄 ， 只是

一

些帝王幷未以天王代皇帝 ， 而是奉行天王和帝王

的雙軌制 。

“

佛敎的傳播 ’ 不是靠來往中國與中亞

或印度之間的商人或旅行者即能做到的事 ； 佛敎的

傳播 ，
如果沒有政治因素使然 ， 其在中國是不能形

成氣候 ， 甚至生根 。

” ３ ５

總之 ，
正如孫英剛所云 ， 經西域傳入的佛敎 ，

和印度本土佛敎已有很大不同 。 犍陀羅地區尤其貴

霜王朝的大乘思想深植於大乘佛經中 ， 通過佛經翻

譯而進入中國文化 。

３ ６

把大乘思想用於治國之術的

轉輪聖王思想 ， 不僅爲以維護華夏道統和政統爲天

職的漢族政權提供了思想資源和敎化手段 ， 更爲同

出於西域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提供了國族認同和

文化認同 ， 他們打破
“

華夷之辨
”

中默認的
“

華爲

主方夷爲客方
”

的攻防模式 ， 嘗試以夷爲主而聲張
“

華夷之辨
”

， 實現
“

君臨諸夏
”

的野心 ，
建立以

大乘佛敎爲根柢的意識形態 ，
重新定義權力合法性

的來源 。 從大乘佛敎本位的角度 ， 這一切只不過是

弘法的方便和佛陀慈悲的化現 。

四 從北凉到北魏 ： 石窟中 的
＂

一

佛
一轉輪王

”

漢亡以後 ， 佛敎何以流行於魏晉 ，
湯用彤總結

了四方面的原因 ：

“

自漢通西域 ， 佛敎入華以來 ，

其始持精靈報應之說 ， 行齋戒祠祀之方 ， 依傍方術

之勢 ，
以漸深入民間……佛敎之傳播民間 ， 報應而

外 ， 必亦藉方術以推進 ， 此大法之所以興起於魏晉 ，

原因
一

也
”

；

“

西晉天下騷動 ， 士人承漢末談論之風 ，

三國曠達之習 ， 何晏 、
王弼之 《老 》 《莊 》 ， 阮籍 、

嵇康之荒放 ， 均爲世所樂尙 。 約言析理 ， 發明奇趣 ，

此釋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 。 祖尙浮虛 ， 佯狂遁世 ，

此僧徒出家之所以 日衆也……此則佛法之興得助

於魏晉之淸談 ， 原因二也
”

；

“

漢魏之後 ， 西北戎

狄雜居 。 西晉傾覆 ， 胡人統治 。 外來之勤益以風行 ，

原因三也
”

；

“

蓋安法師於傳敎譯經 ，
於發明敎理 ，

於厘定佛規 ， 於保存經典 ， 均有甚大之功績 ３ 而其

譯經之規模 ， 及人才之培養 ， 爲後來羅什作預備 ，

則事尤重要 。 是則晉時佛敎之興盛 ’
奠定基礎 ， 實

由道安 ， 原因四也
”

。

３
７

十六國是由
“

五胡
”

在中原北方建立的政權 ，

你方唱罷我登場 。 除了後趙 ， 十六國中最値得
一

提

的是北涼 ３ 按照古正美的硏究 ，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

３４ 《 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０ 冊 ， 第 ３８ ３ 頁

３５ 《 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——中國中世紀佛敎治國意識形態硏究 》 ， 第 ９８ 頁

３６ 孫英剛 、 何平 ： 《犍陀羅文明史 》 ，
三聯書店 ２ ０ １ ８ 年 ２ 月第 １ 版

， 第 丨 ４７ 頁 ．

３７ 湯用形 ： 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敎史 》 ， 商務印辦｜ ２０ 丨 ５ 年 １ ２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１ ５３
－

１ ５５ 頁 ． ，

２６３



《 中國文化 》 第五十期

在平城稱帝時 ， 北涼政權正在都城姑臧 ，
以曇無讖

爲
“

總設計師
”

，
設計

“

以佛治國
”

方案 ， 推進以

大乘佛敎輪王政治治理國家 、 敎化人民 。 史籍有記

載的最早提出
“

天子即佛
”

、

“

王即如來
”

的人 ，

就是道武帝時的沙門法果 。

３ ８

太武帝拓跋燾消滅北

涼統
一

北方之前 ， 曾數次向北涼國主沮渠蒙遜討要

曇無讖 ， 甚至派大臣去取 ， 未果 。 曇無讖以西行取

經爲由向沮渠蒙遜請辭 ， 遭殺身之禍 。 沮渠蒙遜不

久亦崩 ， 其子沮渠牧犍在位時 ， 北涼被北魏所滅 。

北涼的重要之處在於以國家力量開鑿了中國

歷史上最早的石窟
——

武威天梯山石窟 ， 留存至

今 。 宿白總結出石窟藝術的
“

涼州模式
”

。 北涼工

匠 ，

一

部分前往敦煌
——

敦煌石窟 中年代最早的

２７５ 窟 ， 就是北涼石窟 ；

一

部分被北魏勝利者遷至

平城。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也是中國歷史上第
一

次大

規模滅佛的皇帝 ， 所謂
“

三武
一

宗
”

的其中
一

“

武
”

。

滅佛原因很複雜 ， 比較重要的因素是太子晃佞佛 ，

想利用北涼僧人集團建立佛敎政治模式 ， 這遭到了

拓跋燾依賴的國師崔浩的抵制 。 作爲儒生 ， 崔浩
一

直推進北魏儒家典章制度的建設 ， 爲了排佛 ， 甚至

搬出道士寇謙之 ，
慫恿太武帝在儒家皇帝之外再

加一個道敎名號 ， 做道敎皇帝 。 滅佛事件發生後 ，

平城的北涼僧人四散隱匿 。 繼太武帝之位的是其孫

文成帝拓跋濬而非太子晃 。 文成帝很快宣布恢復佛

敎 ， 任命涼州僧人師賢爲
“

道人統
”

幷命他在平城

郊外建造佛像 。 因轉輪王和佛有同樣的
“

相好
”

，

文成帝
“

詔有司爲石像 ， 令如帝身 。 旣成 ， 顏上足下
，

各有黑石 ， 冥同帝身上下黑子
”

，

３ ９

師賢故去 ，
曇

曜繼任 ，
受命在平城武周山開鑿巨型石窟 。 最早開

出的就是雲岡石窟的
“

曇曜五窟
”

。 開窟的匠人 ，

應該也是來 自涼州 。

關於曇曜五窟如何繼承犍陀羅造像傳統 ， 爲源

自貴霜王朝的轉輪聖王治國思想表法 ， 古正美在

《貴霜佛敎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敎 》

一

書中有詳細分

析 ，
阿城在此書基礎上配以高淸圖片 ， 出版了講稿

性質的 《曇曜五窟 》 ３ 這種犍陀羅造像傳統來自於

北涼 ， 北涼的思想資源由曇無讖 、 曇曜等僧人輸送

過來 ，
曇無讖是龜兹和尙 ； 曇曜出生不明 ，

可能來

自龜兹 ，
也可能直接來 自Ｓ賓 。

上述硏究指出 ，
犍陀羅藝術表達轉輪聖王治國

思想的模式就是
“
一

佛
一

轉輪聖王
”

的
“

護法模式
”

，

轉輪王負責財施 ， 佛負責法施。 依據的經典主要是

《悲華經 》 和 《彌勒下生經 》 。 如 《彌勒下生經 》

中 ， 彌勒佛下生到轉輪王孃怯的國度爲之說法 ， 轉

輪王和人民供養彌勒佛
４ °“
一

佛
一

轉輪王
”

作爲

大乘思想的表法符號 ， 其信仰訴求和學理依據 ，
正

是本文在第
一

、
二部分所討論的 。

文成帝之後 ， 獻文帝 １２ 歲登基 、
１ ８ 歲禪位給

孝文帝拓跋宏 。 孝文帝在掌握實權的文明太后死

後 ， 驟然加大了改革步伐 ， 推進從禮敎到文治的全

面漢化 ，
尤其國家祭祀儀式的漢化 。 公元 ４９５ 年 ，

孝文帝從平城遷都洛陽 ， 加強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

的聯合統治 ， 改鮮卑姓爲漢姓 ， 改鮮卑風俗 、 語

言 、 服飾爲漢制 ， 鼓勵鮮卑和漢人通婚 ， 參照南朝

典章制度 ， 制定官制朝儀 。 北魏的平城時代結束 ，

雲岡石窟強健飽滿 、 寬肩窄腰 、 薄衣阽肉的犍陀羅

造像風格 ，
逐漸過渡爲北魏龍門石窟和洛陽周邊石

窟的南朝士大夫造像風格 ： 褒衣博帶 、 瘦削內斂 ，

面帶神秘微笑 。

河南偃師水泉石窟是洛陽周邊的小石窟 ， 離著

名的龍門石窟 ２３ 公里
，
目前僅存洞窟

一

座 。 洞窟

後壁鑿出幷列的立佛二尊 ，
北側立佛似作說法印 ，

跣足立於仰蓮座上 ； 因後壁中央有
一個 自然溶洞 ，

南側立佛腹部以上已經全部毀去 ，
但不妨礙對洞窟

主尊造像格局的判斷
——

“

兩佛幷立
”

。

由於北魏時期法華信仰的流行 ，
雲岡石窟中

有大量
“

兩佛幷坐
”

像 ，
乃取 自 《 法華經 》 中釋

迦佛分半座於多寶佛的典故 。 水泉石窟南北兩壁

也有許多
“

兩佛幷坐
”

小龕像 。 但
“

兩佛幷立
”

的主尊安排模式 ， 目 前中國境內只發現兩例 ，

一

例爲二十世紀上半葉藏於山東臨淄龍泉寺 、 幾經

坎坷落戶於靑島博物館的兩尊幷立丈八佛 ，

一

例

就是水泉石窟作爲主尊的幷立兩佛 。 關於水泉石

窟開鑿年代 ， 因文獻缺失 ，

一

直沒有定論 。 溫玉

３ ８
“

法果每言 ， 太祖明溆好道 ， 即是當今如來 ， 沙門宜應盡禮 ， 遂常致拜 。 謂人曰 ：

‘

能鴻道者人主也 ， 我

非拜天子 ， 乃是禮佛耳
’”

參見 ［ 北齊 ］
魏收 ： 《魏書 》 ， 中華書局 １ ９７４ 年 ６ 月第

一

版 ， 第 ３０３ １ 頁 ：

３ ９［ 北齊 ］ 魏收 ： 《魏書 》 ， 中華書局 １ ９７４ 年 ６ 月第 １
版

， 第 ３０３ ６頁 。

４０ 《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——中國中世紀佛敎治國意識形態硏究 》 ， 第 １
１ ６ 頁。

２６４

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成的結論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的太和十幾年 ，

完工於景明 、 正始間 ，

４ １

賀玉萍考訂了窟外右側

摩崖碑記 ，
把能夠辨認的字數增加到 ５３ ７個

， 幷

對通行的錯訛進行了校正。 她的結論是孝武帝至

孝明帝期間 ，
具體爲熙平二年 。

４２

如果把
“

兩佛幷立
”

置於
“
一

佛
一

￥轉＾王
”

的

思想史綫索 ，
則水泉石窟主尊開鏊和孝明帝有關是

說得通的 ； 和孝文帝有關則顯牽強 ， 因爲孝文帝推

行漢化改革 ， 應該不會鼓勵這種表徵佛敎政治模式

的造像方式 。

“

熙平
”

是孝明帝的年號 ， 孝明帝

５ １ ５ 年登基時年僅 ７ 歲 ，
同年

“

已亥
， 尊胡充華爲

皇太妃……丙子 ， 尊皇太妃爲皇太后
……九月 乙

已 ， 皇太后親覽萬機 。

”４３

孝明帝朝實際執政者是

靈太后胡氏 ，
又稱

“

胡靈太后
”

。

《魏書
？ 皇后列傳 》 載 ，

胡靈太后
“

臨朝聽政 ，

猶稱殿下 ， 下令行事 。 後改令稱詔 ， 群臣上書曰陛

下 ， 自稱曰朕
”

。

４４

元魏漢化有年 ， 胡靈太后雖然

沒有如後代武則天那樣稱帝 ’ 然就行事而言卻是無

名有實 。 元魏漢化多年 ，
這種挑戰

“

三綱五常
” “

男

尊女卑
” “

內外有別
”

的儒家秩序的行爲 ， 必將面

臨合法性的質疑 。 同時 ， 胡靈太后出生於佛敎家庭 ，

父親
“

雅敬佛法
”

’ 從姑爲比丘尼 ’
靈太后

“

幼相

依托 ， 略得佛經大義 。

”４５

在孝文帝平城時代 ， 同

樣攝政的文明太后就留下了轉輪王治國的草蛇灰

綫 。 從歷史中汲取資源 、
建立大乘佛敎轉輪聖王治

國理念 、 復制平城時代
“
一

佛
一

轉輪王
”

造像模式 ，

對胡靈太后而言 ， 是順理成章的選擇 。

史籍中沒有留下胡靈太后造像的記錄 ， 但她在

統攬大權的熙平元年即開始建造洛陽城永寧佛寺

以及著名的永寧寺塔 。 從 《洛陽伽藍記 》 記載的多

種細節看 ， 永寧寺塔很可能模仿了貴霜王朝迦腻色

伽王建造的位於犍陀羅國都城的雀離浮圓 ’
而

“

雀

離
”

（ Ｃ ａｋｒ ｉ
） 就是

“

輪寶
”

的意思 。 永寧寺塔是

胡靈太后作爲
“

輪王大塔
”

來建造的 ，
與造像

一

樣

具有紀念意義和象徵意義 。

《洛陽伽藍記 》 評論雀離浮圖
“

西域浮圖最爲

第
一

”

，
其中所引五世紀中葉的 《道榮傳 》 已將雀

離浮圖的尺寸做了說明 。 模仿雀離浮圖的永寧寺塔

是
“

九級佛屠
”

，
靈太后又在京師以外的各州造

“

五

級佛圖
”

。 《魏書 ？ 任平王傳 》 ：

“

靈太后銳於繕興 ，

京師則起永寧 、
太上功等佛寺 ， 功費不少 ， 外州各

造五級佛圖 。 又數爲
一切齋會 ， 施物動至萬計。

”４６

胡靈太后倚重和發展佛敎的另
一個重要事迹 ，

就是派遣宋雲和惠生到西域取經 ，

“

凡得
一百七十

部 ， 皆是大乘妙典
”

。

４７

據 《洛陽伽藍記 》 ，
這些

經典大多是大乘瑜伽行派學說 。 瑜伽行派重大乘

禪法
，
靈太后根據這些經典 ， 就勢下令倡導禪法 。

《洛陽伽藍記 》 之 《崇眞寺 》
一

節 ，
以很大篇幅講

述了北方重禪法輕義門 ： 崇 眞寺比丘慧嶷死七 日

後復活 ， 回憶閻羅王審判情景 ： 坐禪苦行僧智勝 、

誦經僧道品皆升天堂 ， 專講 《涅槃經 》 《華嚴經 》

幷領衆千人的曇謨最 、 造作經像的道弘和造寺棄官

出家的寶眞卻被送進黑門治罪 。 閻羅王說 ：

“

講經

者心懷彼我 ， 以驕凌物 ， 比丘中第
一

粗行 。 今唯試

坐禪 、 誦經 ， 不問講經。

”

胡靈太后遣人證實五人

爲實有后 ， 以爲靈異 ，

“

即請坐禪僧
一

百人常在內

殿供養之
”

， 又
“

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
”

。

“

自

此以後 ， 京邑比丘皆事禪誦
”

。

４８

習禪風氣經靈太

后作爲國家層面的政策予以鼓勵後 ’ 北方禪僧大量

增加。 餘風所披 ， 北魏末年少林寺神僧達摩被後世

禪宗認定爲初祖 ， 神僧僧稠被北齊文宣帝拜爲帝王

師 ，
文宣帝從其受菩薩戒。

胡靈太后還在熙平二年請高僧靈辨法師到洛

陽宮中 ， 輾轉各殿講演 《華嚴經 》和 《大品般若經 》 。

這兩部經 ， 前者可作大乘菩薩道修行的操作手冊 ，

後者可謂大乘菩薩道理論總綱和方法指南 。 按照菩

４ １ 賀玉萍 ： 《北魏洛陽石窟文化硏究 》 ，
河南大學出版社 ２０ １ ０年 ８ 月 第 １ 版 ， 第 ６ １ 頁 。

４２ 溫玉成 ： 《洛陽市偃師縣水泉石窟調查 》 ， 《文物 》 １ ９ ９０年第 ４期 ， 第 ７２頁 。

４３ 《魏書 》 ， 第 ３ ３７
－

３３ ８ 頁。

４４ 《魏書》 ， 第 ３ ３７
－

３３ ８頁。

４５ 《魏書》 ， 第 １ ８３４ 頁 。

４６ 《魏書 》 ， 第 ４８０頁 。

４７［ 魏 ］ 楊街之著 、 周祖護校釋 ： 《洛陽伽藍記校釋 》 ， 中華書局 ２ ０ １０年 ９ 月第 Ｉ 版 ， 第 １ ６８ 頁 （

４８ 《洛陽伽藍記校釋 》 ， 第
１６９ 頁 。

２ ６５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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薩道修行
“

十善法
”

之
“

戒殺第
一

”

， 胡靈太后掌

權後的熙平元年 ，
曾

“

重申殺牛之禁
”

。

４９

《魏書 》 中載 ， 臣下多稱孝明帝和胡靈太后爲
“

二帝
”

或
“

二聖
”

。 偃師水泉石窟主尊
“

兩佛幷立
”

布局 ， 旣可以解釋爲
“

如來即王 、
王即如來

”
一

只不過彼時有兩個皇帝幷存 ，
也可以解釋爲

“
一

佛
一

轉輪聖王
”
——以因應胡靈太后想確立轉輪聖王

意識形態 、 重新定義執政合法性的企圖 。 或以爲太

武帝的
“

漢化
”

改革 ， 到北齊文宣帝時 ， 發生了嚴

重
“

倒退
”

，
文宣帝高洋雖然是漢人 ， 在文化上卻

認同鮮卑 ， 被後世稱作
“

鮮卑化漢族政權＇
“

倒退
”

乃相對於
“

進步
”

而言 ， 未免染上漢族中心主義和

歷史進化論的偏見。 從長期被忽視的水泉石窟主尊

布局着手 ， 考察胡靈太后如何恢復歷史上
一

直存在

的大乘佛敎轉輪聖王治國傳統 ， 消解女性掌握國家

權力的合法性焦慮 ， 我們可以看到 ，
北齊文宣帝的

所謂
“

鮮卑化
”

不是偶然 ， 也算不上倒退 ， 只不過

輪王治國傳統中的
一環而已 。 從大乘佛敎傳播的視

角 ， 他們在踐行菩薩道 ； 從中國佛敎文化建立和發

展的視角 ，
大乘佛敎通過帝王而在中國逐漸確立 。

五 爲慈悲表法 ： 北響堂
“

高陽三窟
”

中的轉輪王形象

５３４至 ５ ３ ５ 年 ， 權臣高歡攜魏孝靜帝遷都於鄴 ，

是爲東魏 。 東魏乃從北魏分出的割據政權 ，
洛陽僧

尼大多隨遷到鄴 ， 臣民願意施捨宅地建立寺院 ， 出

家風氣興盛 。 ５ ５０年 ， 高洋逼迫孝靜帝禪讓 ，建北齊 ，

在位十年 （ ５５０年 －

５ ５９年 ）
， 年號天保。相對於東魏 ，

北齊的佛敎有
“

中興
”

之譽 ，

“

屬高齊之盛 ， 佛敎

中興。 都下大寺略計四千 ， 見住僧尼僅將八萬 ， 講

席相距二百有餘 ， 在衆常聽出過
一

萬。 故寓內英傑

咸歸厥邦。

” ５°

文宣帝高洋曾下詔 ：

“

今以國儲分

爲三分 ， 謂供國 、 自 用及以三寶 。

”５ １

三分之一的

國家財政用於佛敎發展 ，
此舉可謂空前絕後 。 北齊

的僧尼人數
一

度達到全國人口的十分之
一

，

正史以

爲 ， 北周和北齊交戰 ， 齊敗亡 ， 國遂不存的原因 ，

就是
“

以佛治國
”

：

“

齊跨山東 ，
周據關右 ，

周則

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 ， 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 。

及至交戰 ， 齊氏滅亡 。 國旣不存 ， 寺復何有？ 修福

之報 ， 何其蔑如 ！ 

”５２

響堂山石窟包括北響堂 、 南響堂與小響堂 （ 又

名水浴寺 ） ’ 位於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之鼓山 ，

臨近東魏 、 北齊國都鄴城 （ 今河北臨漳 ） ， 幷居於

鄴城和山西太原晉陽宮的交通要道上。 由隋刻 《滏

山石窟之碑 》 可知 ， 南響堂始鑿於天統元年 （ ５６５

年 ） ， 由北齊後主佞臣 、 鮮卑貴族高阿那肱出資所

鑿
，
水浴寺石窟爲北齊武平年間 （ ５７４ 年 ） 所鏊 ，

北響堂石窟開鑿年代缺乏確切文獻 ， 有學者以爲其

始鑿於東魏高澄 ， 完成於北齊高洋 （ ５ ５０－

５ ５ ９在位 ） 。

有學者以爲其乃高洋所鑿 。 無論如何 ’ 北齊文宣帝

高洋和北響堂石窟有甚深因緣和莫大關聯 。

本文在第二部分討論了
“

布髪掩泥
”

這個特殊

的本生故事對建構轉輪王意識形態的特殊意義 ： 轉

輪王的合法性源於燃燈佛授記和過去生積累的
“

布

施
”

等功德 ， 轉輪王即佛 ， 佛即轉輪王 ， 佛和轉輪

王在今世的故事 ，
只不過是

“

花開兩朵 ， 各表
一

枝
”

。

由此可以理解 ，

“

布髪掩泥
”

何以被北朝皇帝和統

治者設計利用而成爲
一

種特殊儀式 。

《續高僧傳 》 載 ， 齊文宣帝高洋經常把頭髪鋪

在地上 ，
讓當時的僧統法上踩過 ：

“

文宣常布髪於

地令上踐焉 。

”５ ３

又載 ， 隋大業年間 ， 高 昌王曲氏

對曾任陳朝廣陵大僧正的慧乘施行了
“

布髪掩泥
”

的儀式 ：

“

慧乘 ， 陳任廣陵大僧正 。 大業六年 ， 有

勅郡別簡三大德入東都 ， 於四方館 ？ 仁王行道 ， 別

勅乘爲大講主 。 三 日三夜興諸論道 ， 皆爲折暢靡不

冷然 。 從駕張拽 ， 蕃王畢至 。 奉勅爲高昌王曲氏講

金光明
，
吐言淸奇聞者嘆咽 。 曲布髪於地 。 屈乘踐

焉 。

” ５ ４

在這個儀式中 ， 高洋顯然把法上當成燃燈佛 ，

把自己當成獲得授記的菩薩 。 燃燈佛授記的藝術主

題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廣爲流傳 ’
雲岡石窟就達十來

幅之多 。 和
“

高洋三窟
”

相距不遠的鼓山水浴寺石

４９ 《魏書 》 ， 第 ２２４ 頁 。

５ ０［唐 ］ 道宣 ：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０冊 ， 第 ５０ １ 頁 。

５ １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第 ５５３ 頁 。

５ ２［ 後晉
］
沈昀 ： 《舊唐書 》 ， 卷九十六 ， 中華書局 １９ ７５ 年 ５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３０２７ 頁 。

５ ３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大正藏第 ５ ０冊 ， 第 ４８５頁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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窟 ， 其西窟後壁有
“

三童子施土
”

本生浮雕 ， 畫面

中三童子互相攀扶 ， 給定光佛鉢中施土 。 這是
“

阿

育王施土得定光佛授記
”

本生故事的變化形式 ， 和
“

布髪掩泥
”
一樣 ， 都是

“

菩薩得燃燈佛授記
”

本生 。

“

布髪掩泥
”

這個因地的菩薩行完成後 ， 菩薩最終

將獲得轉生爲
“

轉輪聖王
”

的果報——這就是高洋

的今世事業 ： 齊國皇帝 。 而轉輪王雖然是不可思議

大果報 ， 但要眞正成佛 ， 還要繼續不忘大乘濟度本

願 ， 行六度菩薩行 。 高洋的
一

切和佛敎有關的行爲 ，

都可以置於這個框架中而得到合理的解釋 。

《續高僧傳 》 的作者道宣 ’ 記載了高洋對法上

行
“

布髪掩泥
”

儀式後 ， 接着寫道 ：

“

天保二年又

下詔曰 ： 仰惟慈明 ， 緝寧四海 ， 欲報之德 ， 正覺是憑 ：

諸鷲鳥傷生之類 ，
宜放於山林 ３ 即以此地爲太皇太

后經營寶塔 。 廢鷹師曹爲報德寺 。

”

四海安寧 ， 乃

承佛恩 。 爲報佛恩 ，
皇上下詔放生

、
造塔 、 建寺 。

“

即

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營寶塔
”

的
“

此地
”

， 不知何

地 ， 也許和北響堂的三座塔形窟有淵源 。 這一年 ，

高洋還下詔讓當時最有勢力的僧團領袖僧稠到鄴 ，

僧稠爲他講法 ，

“

說三界本空
，
國土亦爾 ， 榮華世

相不可常保 。

”

高洋聽後 ，
毛豎流汗 ， 馬上要求僧

稠敎
“

四念處
”

禪觀 ，學了沒多久 ， 就證得
“

深禪定
”

。

四念處禪觀 ， 就是從人的感覺方式和認識外界的方

式入手 ， 體認緣起法的空性眞理 ， 以放下對世間榮

華的執着 ，
放下對世間苦難的焦灼 。 高洋得禪悅後 ，

即從僧稠處受菩薩戒 ， 放生 、 素食 、 斷肉 。

“

越六年 ，

三勅民齋戒 ， 官園私菜葷辛悉除 。

” ５ ５

在六年間三

次下詔戒殺斷葷辛 ， 這是高洋企圖以大乘佛敎的慈

悲思想治國理政 ， 按照大乘佛敎慈悲理念 ， 只有去

除內心殺意 ， 才能獲得永久和平 。 斷肉意味着斷除

對衆生的殺害之心 ，

“

不害
”

， 就是對衆生行無畏施 。

這是高洋以輪王政治的十善業法敎化治理人民 。

天保三年 ， 高洋
“

下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

之陽 。 爲構精舍 。 名雲門寺 。 請以居之 。 兼爲石窟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大寺主 。

” ５６

常樂寺存石碑 《重修三世佛殿記 》 曰 ：

“

文宣常自鄴都詣晉陽 ， 往來山下 ，
故起離宮 ， 以

備巡幸 ３ 於此山腹 ， 見數百神僧行道 ，
遂開三石室 ，

刻諸尊像 ，
以建此寺 。

”５ ７“

三石室
”

爲高洋所建 ，

就是今之尙存的北響堂
“

高洋三石室
”
——大佛洞 、

釋迦洞和刻經洞 。

北響堂石窟有大小洞窟八座 ， 其中比較大的就

是這三座石室 。 三窟皆爲覆鉢塔型外觀 。 大佛洞內

部爲中心方柱式塔廟窟格局 ， 中心方柱三面開龕 ，

三龕皆爲
一

佛二菩薩 。 正面龕佛結跳Ｉ趺坐 ， 手印毀

損 ；
左右兩壁之龕 ， 主尊佛皆爲輪王坐 。 釋迦洞也

是中心方柱式 ， 但只有正壁開龕 ， 龕內爲
一

佛二弟

子二菩薩組合 ： 佛手施無畏與願印 。 刻經洞 ， 照其

覆鉢塔形制 ， 應和上層的雙佛洞爲
一

整體 。 雙佛洞

主尊爲釋迦多寶二佛幷坐像 ， 刻經洞分內外兩室 ，

內室三壁三龕 ， 皆爲
一

佛二弟子四菩薩七尊像組

合 ， 愈楣等處共有若干尊小佛 ， 象徵千佛 ：

５ ８

大佛洞和釋迦洞無刻經 。 刻經洞是北響堂唯
一

有刻經的洞窟 ， 窟內前壁刻有 《 無量義經德行品 》

贊佛偈文 ， 窟外前廊有 《維摩詰經 》 ， 右壁有 《勝

鬉經 》和《佛說孛經抄 》 ， 前廊左外壁有《往生論偈 》 ，

覆鉢左側有
“

彌勒佛
”

、

“

獅子佛
”

、

“

明炎佛
”

等佛名 ， 有十二部經名 ， 右側有大聖十號 。 洞外摩

崖有 《唐邕寫經記 》 碑 ， 詳細刊載晉昌郡開國公唐

邕刻經緣由 、 內容 、時間 。如關於刻經緣起 ，碑文曰 ：

“

眷言法寶是所歸依 ， 以爲縑缃有壞 ， 簡冊非久 ，

金牒難求 ，
皮紙易滅 。 於是發七處之印 ， 開七寶之

涵 ， 訪蓮華之書 ， 命銀鈎之迹 ，

一

音所說 ， 盡勒名

山 。

”

關於刻經內容 ， 碑文曰 ：

“

維摩詰經
一

部 ，

勝鬉經
一

部 ， 孛經
一

部 ，
彌勒成佛經

一部
”

， 和前

述刻經位置對應 。 碑文中還有
“

我大齊之君…
…

家

傳天帝之尊 ， 世祚輪王之貴……
”

等頌詞 。

Ｗ

鑒於北響堂三石窟皆爲塔型窟 ，
劉東光以爲 ，

塔型窟具有陵葬意義 ， 是高洋以佛敎轉輪聖王的

５４ 《 續高僧傳 》 ， 大正藏第 ５ ０冊 ， 第 ６ ３３ 頁 。

５５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大正藏第 ５ 〇冊 ， 第 ５ ５３ 頁 。

５６ 《續高僧傳 》 ， 《大正藏 》 第 ５〇冊 ， 第 ５５３ 頁 。

５７ 陳傳席主編 ： 《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卷 響堂山石窟 （上 ）
》 ．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版 ， 第 ８ 頁

５８ 見 《中國美術全集雕塑卷 響堂山石窟 （ 上 ） 》 ：

５ ９ 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 、 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 ： 《北響堂石窟刻經洞——南區 １
、 ２ 、 ３ 號窟考古報吿 》 ，

北京 ： 文物出版社 ， ２０ １３ 年 。

２６７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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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 ，
而非世俗帝王身份爲父兄及 自 己起的靈廟 。

《長阿含經 》 中說有四種人可以起塔 ，
分別是佛 、

辟支 、 聲聞 、 轉輪王 ，
北響堂石窟系高洋以轉輪王

身份所營 ，
是高洋轉輪聖王身份的象徵 。 劉文中提

到
， 轉輪王有

“

君權神授
”

的性質 。

６°

此種說法有

欠妥當 。 本文之前已經分析了轉輪聖王的身份幷非

家族傳承 ， 也非上天授予 ，
而是

一

種特殊的果報

轉輪聖王未臻佛位 ， 但是世間法中的最高統治者 。

轉輪聖王的使命幷不是以上壓下 ’
而是像父母那樣

保護人民的安寧 。 輪寶作爲轉輪上的信物 ， 系於轉

輪聖王是否行十善道 ， 持守五戒 。

“

只要他遵循善

法
，
做賢明之君 ， 輪寶就可能重新顯現 ， 如果他不

能持守正義 ， 就會給臣民帶來災難 ， 背離善法 ， 意

味着背離最高道德原則 ， 意味着國家毀滅 。

” ６ １

總

而言之 ， 無論是向下
一

路的治理人民 ， 還是向上一

路的成就佛道 ， 轉輪聖王都要行大乘菩薩道 ， 成就

悲智雙運的大乘理想 。

北響堂大佛洞中 心柱左右壁龕菩薩的輪王坐

姿 ， 最能大乘佛敎悲智雙運思想表法 ， 最直觀地呈

現了齊文宣帝高洋自認爲轉輪聖王的 自我定位和

以輪王思想慈悲治世的政治理想 。 按照 《響堂山石

窟 》

一

書描述 ，

“

主尊身着通肩式袈裟 ，
左舒相坐

於圓形須彌蓮座上 ， 右手施無畏印 ，
左手施與願印 。

造像大氣磅礴 ，
流露出皇家風範 。

” ６ ２

對照相關佛

經 ， 這兩龕主尊 ， 應該是輪王菩薩像 ， 其坐姿是
“

輪

王坐
”

。

輪王坐有
“

轉法輪
”

之意 ，
大抵右腿膝蓋彎曲 ，

左腿做半結跏趺坐身體重量傾向左端 。 關於輪王

坐 ， 黃現墦先生有很恰切的論述 ：

“

轉輪王坐即輪

王坐 。 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 》 有
‘

半跏坐 ，

如轉輪王坐法
’

之句 。 似乎輪王坐 （ 即轉輪王坐 ）

與半跏趺坐相同 ， 其實不然 。 輪 王坐 ， 名輪王跏

或輪跏 ， 與全跏趺坐 （ 即前之結跏趺坐 ） 、 半跏趺

坐
， 爲諸佛之三種坐法 。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云 ：

‘

禮
，
諸佛已全跏半跏或輪王跏 ， 隨意而座 。

’

《金

剛頂經
一字頂輪王瑜伽

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 》 亦

有
‘

即結跏趺坐 ，
全半或輪跏

’

之句 ， 足爲半跏 自

半咖 ， 輪跏自輪細 ， 絕不相同之證 。 輪跏之坐法意

義 ，
同書於

‘

全半或輪跏
’

句下續云 ：

‘

皆以右押

左
， 端身定肢節 ，

左手仰跏上 ，
仰右手安左 ， 即發

大悲心 ， 拔濟利安樂 ，
盡無餘有情 ，

以此性成就 。

’

前引 《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 》 關於此坐形狀 ，

亦有簡單之記載 ：

‘

先以右手如托頸狀 ’
去頸一寸

許 ， 以肘安右膝上 ， 次以右仰側 ，
舒五指垂右膝上 ，

作施乳狀 。

’

此種坐法 ，
大抵左足深屈於內 ， 右足

直立 ， 左手於左股之後着地 ，
右手之手頭或前膊梢

邊 ， 安於右膝上 ， 因而上半身之重量 ， 稍傾於左方 。

爲此坐者 ， 意義所在 ，
蓋爲

‘

即發大悲心 ， 拔濟利

安樂 。

，

佛敎像 ， 例如如意輪尊及獅子吼觀音 ’ 亦

如此坐也 。

” ６３

綜上 ， 關於北響堂大佛洞 ， 本文有意強調兩個

要點 ： 其一 ， 中心柱左右壁龕主尊坐姿爲
“

輪王坐
”

，

而不是很多文獻中所謂的
“

舒相坐
”

、

“

自在坐
”

等等 ；
其二 ，

“

輪王坐
”

表
“

大悲
”

法 ， 就禪定而言 ，

“

輪王坐
”

能入慈心定 ， 策發大悲心 ３ 所謂
“

即發

大悲心 ， 拔濟利安樂 ，

盡無餘有情 ， 以此性成就 。

”

高洋三窟中爲大乘思想表法 、 爲大乘慈悲行和菩薩

道表法的圖像符號 、 刻經內容遠不止這
一

處 ， 基於

佛敎義理 ， 從思想史的視角 ， 對石窟的形制 、 造像

和刻經進行解讀 ， 將幫助我們梳理北齊文宣帝高洋

的輪王治國思想 ，
還原大乘思想在中土構建和傳播

的歷史 。

六 結語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敎慈悲思想和貴

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 。 由於大乘佛經產生於

犍陀羅
， 隨佛經傳譯最早進入中國文化的大乘思想

就包括大乘佛敎的輪王治國思想 。 這就是爲何佛敎

傳入中國的幾種傳說都和東漢皇帝有關係的原因 。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在中土傳統的
“

皇帝即天子
”

、

“

天

命所歸
”

的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
一

種政權合法性

來源 ： 燃燈佛授記和菩薩道修行功德 ３ 帝王和佛 ，

是不
一不二的關係 ， 在過去世 ，

功德完全相同 ； 在

６０ 劉東光 ： 《試論北響堂石窟的鑿建年代及性質 》 ， 《世界宗敎硏究 》 ， １９ ９７ 年第 ４ 期 ， 第 ６７ 頁 。

６ １ 孫英剛 ： 《轉輪王與皇帝 ： 佛敎對中古君主槪念的影響 》 ， 《社會科學戰綫 》 ，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１ 期 ， 第 ７９ 頁 ＝

６２ 《響堂山石窟 》 （ 上下 ）
，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，

６３ 黃現墦 ： 《 古書解讀初探——黃現墦學術論文選》 ，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 ００４年 ７ 月第 １ 版 ， 第 １ ５ １

－

１ ５２頁 。

２６８



現在世 ， 花開兩朵各表
一

枝 ，

一

個是出家成道的轉

輪聖王 ，

一

個是在人間繼續行菩薩道的轉輪聖王 。

轉輪聖王事業 ，
不過是菩薩把大乘慈悲思想方便地

用在治理國家上。

從五胡十六國的後趙始 ， 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

得胡族政權的認同 ， 成爲胡族政權實現
“

君臨諸夏
”

的意識形態工具 ， 以
“

夷
”

爲中心的
“

華夷之辨
”

不再是以往流行於漢族知識分子中的
“

防夷模式
”

’

變成胡族君主強調胡人主體的
“

去華模式
”

。 大乘

佛敎慈悲思想也借助國家力量在中國文化中扎根

和生長。 即便北魏孝文帝以大決心推進漢化改革 ，

把佛敎治國理念運用於國家治理實踐的企圖從未

銷聲匿迹 ， 甚至在北齊出現重新
“

胡化
”

的現象 。

積極建構大乘佛敎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的統治

者往往會有如下特徵 ： 其一 ， 倚重某個高僧或神僧 ，

制定相應的國家祭祀之禮 ， 或創立和轉輪王思想相

應的儀式 ， 如從高僧處受菩薩戒 ， 或表演有佛經依

據的
“

布髪掩泥
”

場景
；
其二

， 推行
“

十善法
”

，

鼓勵不殺 ； 其三 ， 按照大乘自利利他精神 ， 實行六

度 ’ 尤其布施和禪定 ；
其四 ， 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

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敎在中國的確立

譯經 、 造像 、 開窟 、 建塔 ， 把大乘思想落實在物質

文化形態上 。

自北涼開鑿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石窟 ， 輪王治

國思想在其後的敦煌石窟 、 雲岡石窟 、 龍門石窟及

洛陽周邊石窟 、 響堂山石窟中均有表達 ， 石窟成爲

最好的表法載體 〇
“
一

佛
一

轉輪王
”

的造像模式是

輪輪王思想的邏輯延伸 ， 由此可以把石窟還原到歷

史情境中去 ， 以獲得對紛繁的表法符號的更準確的

理解 。 本文分析了兩個案例 ： 水泉石窟主尊的
“

兩

佛幷立
”

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敎政治理想相關聯 ’

北響堂
“

高陽三窟
”

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敎慈悲

思想的表法符號 ，
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敎治國方案

密切相關 。

遵循
“

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
”

的思想

史硏究路徑 ， 本文試圖回答這樣
一個問題 ： 如果大

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 ， 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

早期獲得傳播幷扎根 ， 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 ，

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。

【 喻静 中 國 藝術研 究院 中 國 文 化研 究所編 審 】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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